
一　　绅民“耻闻洋务”心态与城市近代化

启动的滞缓

近代中国，风云际会，剧变动荡。在中国的土地上，既有中

西方之间的兵战，也有中西方之间的商战，更有中西方之间的学

战。凡此三“战”，相互交织，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强烈地冲

击着古老中国的自然经济形态和传统文化体系。凡此三“战

虽然其手段颇为卑劣，侵略者的西方却又代表了先进与文明

但中国只有在经历阵痛之后，才被迫走向开放，走向世界，走向

自强之路。

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的不同，又决定了中国

城市在走向开放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地处内陆的长沙就

是一个因绅民意识守旧，开放较晚，而使城市近代化启动受到延

缓的城市。当沿海沿江口岸城市已借中外贸易之便利，而使城市

的结构与功能发生近代转型时，长沙则依旧以“深闭固拒”而

闻名。

长沙的“深闭固拒”，源于湘绅的“仇夷”、“拒洋”心态，

突出地反映在以长沙为中心的一系列反洋教运动中。

年），时有法长沙第一次反洋教集会是在咸丰十一年（

第一章 “铁门之城”：甲午战争之前的长沙



。这是长沙在近代作为反洋教

，江西士子“见有《湖南檄文》一纸，一倡百

国传教士自湘潭来长沙，长沙绅民激于义愤，数千人集于明伦

堂，进行口诛笔伐。这次集会的结果之一便是一些鼓动性较强的

反洋教檄文的诞生与迅速传播。这些檄文列举了天主教“不敬祖

宗”、“男女不分”及“采生折割”等危害，将教士传教同西方各

国发动的侵华战争一起进行批判，号召士农工商“拔剑同仇”，

反教拒夷①。这些檄文很快被散布到湖南各地和近邻各省，对各

地民众反教情绪的滋长，产生了明显的促动作用。例如在江西南

昌，士绅“将楚南《公檄》鸠资付梓，一日夜刷印数万张，遍揭

省城内外通衢”

和，攘臂共攻，将天主堂毁拆”

宣传中心作用的最初体现。

此后，湖南绅民的反教拒洋之风愈演愈烈。同治元年（

上下”，“为教

年），湘潭、衡州教案发生后，法国驻华公使在谈判中强烈要求

在长沙城内“择取空闲庙宇公所，约地十五亩

。最后，中公业”。因长沙绅民强烈反对，清廷未敢贸然应允

只得以修复（重建）湘潭与衡州两地的教堂，且赔偿教士损失了

。光绪二年（

结。结果，外人的要挟和清政府的软弱妥协，又进一步激发了湘

年）七八月间，湖南士子人的仇夷反教情绪

会集长沙，参加秋闱考试，互传湘省已许通商，西人将至，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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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达到了高潮。其世纪

。

③刘泱泱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第

种，见吕实强《周汉反教案》，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吕实强先生称为

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 编《教案与反西教》，第 页，

台湾商务印书馆 年版。

。例如，群情激愤，争言抵制。长沙城内，很快便“揭帖满街”

。

其中一份揭帖指出，“自洋夷肆毒，率土罹殃”，“固尽九牛之毛，

不足以数其罪”；号召湘人，“洋夷入境，不问有无情弊，立即格

杀，毋令遗遁”，“天主教设立教堂，立即约众拆毁”，“湖南各处

码头，不准售与洋夷修占，如有勾通情弊，立即格杀”

长沙绅民的反洋教宣传在

种之多

时，寄居长沙的在籍陕西补用道周汉，在长沙三书院学生和一般

绅民以及少数官员的支持下，编印、刊刻了大量的反洋教宣传

品，包括书本、歌谣、揭帖、檄文、公启等共计

。周汉利用省城善堂作为发行机构，将这些反教排外宣

据调查，仅其中的一种名为《鬼叫该死》的小册子就印刷了

余万册

图画，以“毁谤洋人，专污洋教”

传品大量传输到各地，同时在省城长沙的大街小巷亦遍张揭帖、

。传播到长江流域各省的反

。

教宣传品，对鼓动民众的反教情绪起了较大的作用，使长江流域

各省的反洋教事件迅速增多

长沙作为反教宣传中心作用的日益凸现，引起西人的极大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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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史料丛刊》三编

直到几年后，西人依然对湘人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所应负的“责任”耿耿于

怀。例如英国《泰晤士报》在一则评论中这样说道，“一千八百九十一年，

长江一带连闹教案，湖南人不得辞其咎”。见《英国泰晤士报论中国时下情

形》，《时务报》第

号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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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湖广总

都更加闭守固拒了。”

引自吕实强前

页。

页。中华书局

慌。为此，英、美、俄、法、德、荷兰、比利时等国驻汉口领事

专门集会商议对策，强烈要求清政府对参与其事者，“不论各种

地位，都绝对需要加以惩罚，以为社会警惕”

督张之洞则鉴于长沙民情激昂，担心重办会激发事变。因为他得

知，长沙三书院学生对周汉多所“推重”，而且有人扬言，若周

汉获罪，士民即将长沙城内 。为了在洋人面余名教民杀害

。经此打击，长沙的反教声

前有所交代，清政府只好将长沙城内曾代为刊刻揭帖的几家书铺

封闭，将民间搜集到的各种反教宣传品，由江汉关道会同驻汉口

各国领事一起销毁；对周汉则以“身为职官，言语荒诞，迹类疯

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造谣煽惑，实属咎无可辞”的罪名，而

将其即行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势虽然有所减弱，但民众的仇夷排外活动实际上一直持续着。直

到长沙维新运动兴起之后，长沙绅民对前往游历的洋人，仍然

“不免惊疑” 。，部分绅民仍在传刻揭帖，并拟“约期打洋人”

洋人以有力的阻遏，例如

长沙和湖南各地民众强烈的仇夷反教之风给图谋进入湖南的

年一个传教士诉苦说：“就人的力

时人记述，直到

量来说，至少就取得一个居留地而论，现在湖南比以往任何时候

年，洋人尚未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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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湖南地理偏僻，食货两艰，苗

长沙

。

。于是恼羞成怒的外国传教士遂将长沙（乃至湖南全省）

诬为“铁门之城”，意即一个“拒绝文化洗礼”的地方

反洋教是湘人仇夷拒外之风的主要表现形式。湘人仇夷反教

的心态，首先源于对帝国主义在野蛮武力侵略下的经济掠夺和文

化渗透的愤恨，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坚定的反侵略斗志③，这

一点和晚清时期各地的反洋教运动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在长沙，

绅民的反教仇夷思想中，“保卫圣道”的主旨十分突出。这和长

沙的城市文化背景有着一定的关系。为了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有

必要对长沙、乃至湖南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一概略探析。

湖南一省，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自成一相对封

闭的区域地理环境。由于古时交通不便，生态环境不良，给湖南

同中原文明的交流带来了诸多困难。以与中原关系较为密切的长

沙而言，至汉王莽时，尚称“填蛮郡

态，说明西汉时尚未得到中原文明的泽惠

，处于“半蛮夷”⑤状

。自东汉始，下讫隋

唐，湖南与中原的交流虽有所增进，但从总体上而言，仍“殊鲜

进步，故不为蛮夷所嫉视”

蛮所萃，人文少及，故宋代之前一直为流囚、遣客栖息之所。湖

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

《西南夷传）第

《地理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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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汉书》卷

⑤《汉书）卷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第

年版。

湖南篇》，《史学年报》第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

册，总第

册，总第

页。

页。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

年版。页，中华书局

页。

页，（台北）近代史研究所

，

期。卷第

号，第

页；《英国泰晤士报论中国时下情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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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人口大量南徙，进入湖南，使湖南

。至明清之际，更有“湖广熟，天下

岳麓书

页。

屯田》，考 ，商务印书馆

页上，中华书局册，第

期。

，足见上古湖湘文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

化的薄弱。在这样一个文化相对贫瘠的区域环境之中，长沙虽然

作为一个区域政治中心的功能特征得到了延续，但在文化建树方

面却没有大的突破。

但是，到了宋代，湖南同中原的政治和文化联系开始明显加

强，湖南的区域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北宋末年，湖南“有膏腴

之田弥亘数千里”

“户口之众，数倍前日”

足” 的民谚，足以说明湖南经济地位之重要。

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区域文化的兴起。北宋开宝九年

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长沙岳麓书院，成为湖湘文化史上

的一件盛事。因书院办学成效突出，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

并赐“岳麓书院”匾额。此后，书院声望日隆，“鼓笥登堂者相

湘西书院继不绝” ，遂升为潭州“三学”（州学

。南宋建炎年间，理学院）中之最高学府，位列北宋书院之首

。绍兴年家胡安国、胡宏父子讲学衡岳，“卒开湖湘之学统”

间，胡氏弟子、理学大家张栻创建长沙城南书院，并掌教岳麓书

院，进一步推动了长沙文教事业的发展，使长沙成为中国古代理

期，第

①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九日，《湖南历史资料》

年第

《田赋②（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年版。

食货》十二之三，第③徐松辑《宋会要辑稿

年影印版。

年第

④据张国雄先生考证，这一谚语最早出自明人何孟春的《余冬序录》，见张国

雄《“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

页，湖南大学出版社⑤引自朱汉民《岳麓书院的历史与传统》第

年版。

页。朱汉民《岳麓书院的历史与传统》第

郑焱《近代湖湘文化概论》第 年版。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岳麓之名遂以闻于

①康熙《新修岳麓书院志》卷 ，另见龙骧《重修岳麓书院记》，《湖南文征》

学湖湘学派的重要基地，“四方学者，争相往之”。乾道三年

年）秋，理学大家朱熹不远千里，由闽入湘，与张栻论

。朱、张会讲，愈益抬高了岳麓书院的声望，“自

学。九至十一月，朱、张会讲于岳麓书院，引起学界轰动。据

说，远道前来听课者甚众，书院门前车水马龙，“舆马之众，至

饮池水立竭”

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

天下”

的重要基地。

。名家学者争相前往，与岳麓诸儒问学论道，一时“潇

湘之地，有洙泗之风焉”。元迄明清，岳麓书院虽难免遭兵燹之

灾，但均很快得以恢复。其学术影响并未减弱，一直是“振三湖

人文，维万代风教”

，

在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园地的发展历程中，理学始终在书

院占据着主导地位。书院历任山长皆“以洛闽正轨陶铸弟子”

（不过，

教诲士子“务以程朱为宗”。清帝康熙和乾隆分别为书院赐额

“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就是对该书院理学地位的肯定。到

清代乾嘉汉学风行之后，湖湘学派仍“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

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

）。

岳麓诸儒并没有将理学与汉学对立起来，而是在坚持以义理之学

为本的前提下，肯定理学与汉学的统一

理学在湖南的强固地位，和湖南的区域文化发展特点有关

系。宋代之前的湖南，文化基础薄弱，宋代理学产生之后，湖南

卷 ，同治十年湘潭罗氏刊本。

（元）吴澄《重建岳麓书院记》，《岳麓文钞》卷

③（明）陈凤梧《岳麓书院原序》，《岳麓文钞》卷

册 ，第 页，光绪甲④皮锡瑞《岳麓书院六君子序赞》，《师伏堂丛书》第

辰年冬月刊本。

《史料丛刊》续编 号，第⑤李翰章编纂《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

页。

页。

罗汝怀《绿绮草堂文集》卷首，《行状》，光绪九年湘潭罗氏刊本。

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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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道

新知三联书店读书①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第 页，生活

年版。

《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②（宋）真德秀《劝学文》，《真西山文集》卷

页，台页；另见《真文忠公全集》第 册，第册 ，第号，第

湾文友书店 年版。

。故此，湘人多奉理学为“正学”，甚至

一跃而为“理学之邦”，长沙成为湖湘理学传播的中心。先前的

文化自卑感骤变为一种学术荣誉感，使得湖湘士人对理学十分珍

视。尤其是朱熹、张栻等理学大师在岳麓书院的“遗泽”，更成

为书院重要的精神资源，成为湘人持续传承的“道德偶像”，抑

或是“先贤形象资本”

有人称，理学“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

。官僚、士大夫亦多以理学之道劝

学一时为天下宗，书院之兴，于斯为盛，自理学大著，渊源不

绝，先圣之道，赖以不坠”

勉、激励湖南士子，使理学思想不仅作为学术思想受到士大夫的

崇奉，而且渗透到了日用伦常和社会习俗中。

岳麓书院以理学为宗的学术传统，对近代早期大批湖湘理学

经世人物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例如曾国藩、刘蓉、郭嵩焘、江

忠源、李元度等都在岳麓书院打下了深厚的理学根基，他们出仕

理政之后，则成为理学的卫道士，严守封建纲常伦理。如刘蓉的

座右铭是：“仁义理智之德，无须臾之敢离；日用伦常之理，无

毫发之敢差。” 曾国藩则称：“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⑤

这种理学传统也促进了一般绅民尚理卫道信念的确立。而这

一信念在湘军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太平军起义爆发后，曾国藩会同湖湘士绅编练湘军，招募

③李棠《益阳龙洲书院志序》，《湖南文征》卷 ，同治十年湘潭罗氏刊本。

《史料丛刊》正编④刘蓉《罗子畏字说》，《养晦堂文集》卷

页。

⑤曾国藩《喻纪泽》，《曾文正公全集》家训下，《史料丛刊》续编

号，第

号，第

页。



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页。

页，台湾文苑出

页表，中华

“老实朴绌”之农民，以维护纲常伦理相号召，打起了“保卫圣

道”的大旗。湘军动员文告《讨粤匪檄》这样说道：“自唐、虞

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

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

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

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

谓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主之货；士不

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

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

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以痛哭于九泉，凡读书

可见，在湘籍官

绅看来，针对太平军的作战，不仅仅是对叛乱者的镇压，更主要

是一场捍卫夷夏大防，维护名教圣统的文化保卫战。历经十余年

的战斗，以理学思想武装的湘军终于将雄踞金陵的“异教徒”剿

灭，不仅挽救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完成了保卫名教圣道的

邦”

“光荣使命”，进一步确立了湖南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忠义之

形象。经此一役，湘军走向全国③，湘军将领成为晚清政坛

一支重要力量④，湘人名声大振，使湖南一改以往“碌碌无所轻

①《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 号，第

，学校

《史料丛刊》续编

②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考 ，商务印书馆

年版。

，第③如王定安称，湘军“用兵遍十八省”（《湘军记》卷

年版版社 王闿运称，“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

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

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无他，专灭洪寇

页，台湾文苑出版社 年版）。之功耳

人，见罗尔纲《湘军兵志》第

（《湘军志》总第

④湘军将领官至督抚者计

年版。书局



，而

①湖南之湖南人（杨笃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 卷，

下册，第 页，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

②曾杰等《社会思维学》，第 页，人民出版社 年版。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大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中国近代史资料

丛刊续编》第 册，第 页，中华书局 年版。

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湖南省志》第

的局面。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

高度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又进一步助长了湘人的自负感与使命

感，强化了湘人自觉卫道、鄙夷西教的社会观念场。而“观念模

型一旦形成，就成为某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力量，对人们的思维过

程起到指导、定向的作用，制约着人们的思维线路和思维结

果”。近代湘人炽热的反教拒外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自命

不凡的卫道使命感在作祟。例如《湖南阖省公檄》列举天主教的

“切肤之害”主要是：“不扫墓庐，不祀本主，无祖宗也；父称老

兄，母称老妹，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

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身共沐，无羞恶

也。”《天主教十害公檄》则说：“吁！耶稣之说流行，孔圣之道不

作，尚复成何世界！” 《湖南士民公传揭帖》更开宗明义地说

道：“我湖湘士民，情溺纲常，俗拘廉耻，食毛贱土，久承北阙

之恩，肄礼读书，只识东山之教。假令华夷杂处，哪堪鸟兽同

群。”

君父之教，至死不变”

周汉则更是自称为“周孔徒”，表示“忠臣孝子服从本国

。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作到了这一

点 。天主教早在明代就进入湖南，清康熙年间传入长沙

湘人“三百年不骇诧以为奇” ，并没有掀起特别的反教运动。

④（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二），第 页，该所

年版。

期，第⑤杨世骥《周汉与反洋教斗争》附供词，《湖南历史资料》 年第

页。

页注 。

谭嗣同语， 页。自郑焱《近代湖湘文化概论》第

年版。页，湖南出版社伍新福主编《湖南通史》（古代卷），第



和强悍民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年版。

其言有一定道理。

但时至近代，湘人却成了仇夷反教的“急先锋”。除了帝国主义

侵略造成的日益亟迫的民族危机的激发之外，湘军镇压太平军之

后湘人自负心态的滋长是一个重要原因。关于近代湘人仇夷反教

情绪尤烈的缘由，梁启超曾说过：“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

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

湘人以翼教卫道为信念支柱的仇夷反教活动，实际上是一种

文化民族主义情愫的体现。文化民族主义本为近代国人在西潮冲

击初期产生的一种必然心态，实属时势使然。然而，对湘人来

说，这一心态在其高度的卫道使命感与强烈的自负感支配下，在

。

的氛围中，则逐步演化成

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使湘人由仇夷反教发展至“耻闻洋务”

正如湖南巡抚陈宝箴后来所评价的：“咸丰以来⋯⋯名臣儒将，

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视其忠肝义

心，亦以湘人为最。”

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

这种“耻闻洋务”的心态严重阻塞了湘

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洋务事业在长沙，乃至湖南的推广。这从

他们对待轮船、尤其是对待郭嵩焘出使西国及其所著《使西纪

程》的表现方面，就可得到说明。

页，中华书局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第

年版。

页，岳麓书社

有人称湖南为“四塞之国”，且境内“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

交通”，“以故风气锢塞而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钱基博、李肖聃《近百

年湖南学风、湘学略》第 年版）。

湖③关于湘人强悍性格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

南篇》，《史学年报》第 卷第 年

之蛮族血统》，《史学年报》第

月；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

期；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

年第《历史研究》

辑。

期；张朋园《近代湖南人性格试释》，台湾《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年④《读湘报》，《申报》 月 日。

页，中华书局⑤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 年版；国家

页，中华书局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

期，

卷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年）五月，曾国藩病殁金陵，其灵柩由同治十一年（

①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册，第 页，中华书局 年版；

新式轮船“威靖”号运返故乡。船抵长沙，绅民起而大哗，历数

。年不息

光绪二年（ 年）初，寓居长沙多年的郭嵩焘②，因“素

讲洋务”，思想较为开放，再次被朝廷起用，为处理“马嘉理案”

的善后问题而出使英国。此举在京师和长沙均引起了舆论大哗。

长沙部分绅民特为郭

，以

嵩焘编了一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

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表示他们的惋惜与不满。还有不少人甚至指斥郭嵩焘出使为“勾

衢”

通洋人”之举，并将其名字及“罪状”书于揭帖，“张之通

。本年秋闱考试期间，数千儒生汇集长沙，郭嵩焘的“罪

状”仍然是议论的中心话题。有人传言，在郭嵩焘的“勾引”

下，洋人将至，湖南开埠在即。于是“义愤至极”的儒生们便在

设法禁阻

少数士绅的组织下，齐集省署公堂前请愿，要求湖南巡抚王文韶

。他们“情词迫切，大都为愤激之辞，甚至有痛哭流

涕者”。湘抚不得不好言开导，以“勿轻信浮言”相劝。但是，

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第 页，（台北）近代史研究所专

页，岳麓号，刊，第

书社

年版；朱克敬《瞑庵杂识、瞑庵二识》第

年版。

②郭嵩焘，湖南湘阴人，号筠仙，道光进士，曾任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等

职，同治六年七月被黜，同治九年正月移居长沙，掌教城南书院（郭廷以编

页）。定《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第

册，第 页，商务印书馆③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三月初三日，第

年印本。

册 ，第 页，湖南人

民出版社

④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五日，第

年版。

页。中华书局⑤王文韶《王文韶日记》光绪二年八月十四日，上册，第

年版。

页，该所（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二），第

年版。



。为发泄愤懑情绪，儒生们一举焚毁了由郭嵩 创修的长

页。

页。

页。

愤怒的儒生们又把注意力转向了湖南机器局①，认为机器局“需

。湘抚告用洋人”，“实招引洋夷入境之渐”，要求“一律严禁”

。以“仿用机器制造枪炮，正为预不虞起见，且并不雇用洋人”

然而，聚集起来的儒生竟意欲摧毁机器局，方肯罢休，但又不得

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清楚“机器局（系）奏请设立，不宜

毁”

，并扬言欲毁郭嵩，以“一泄其毒”

。这就是近代早期发生在长沙的以反“洋务”为宗旨的

沙四大丛林之一的上林寺

焘住宅

①湖南机器局是湘抚王文韶于光绪元年五月奏准创办的，为长沙最早的机器工

厂。该局主要任务是仿造洋枪、洋炮，所用煤铁等原材料主要来自湖南。据

王文韶向朝廷汇报，该局所造“后门炮及开花炮子等项，演试均能如法，与

从前购自外洋者并无区别”；所产火药，“以之试放后门炮，其出子之远近及

攻坚之力量正复相同”。王文韶还乐观地宣称，该局“以后随时添制车具，

自数千斤以至万斤大炮，或钢或铜，均可自造”，“但就湖南而论，即此小小

结构，将来设有军务，无须再向洋人求购军火矣”（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运动》（四），第 年版）。但是，由于得

不到清政府在经费上的支持，该局开办没多久，便因资金枯竭而告停闭。

页。

页。

②（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二），第

③《教务教案档》第三辑（二），第

第④《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闰三月十八日，第

册，第

⑤上林寺与泐潭寺、岳麓寺、开福寺并为长沙四大丛林，而独上林寺为法门丛

林，见《郭嵩焘日记》第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年版。

册，第

页，岳麓书社

《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闰三月十八日，第

朱克敬《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第 年版；李榕

年版；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页，巴蜀书社

第

《十三峰书屋全集》第

生年谱》下册



。而

页。

。上林寺事件

。但是，这一事件的发生则是和长沙守旧士绅的怂恿、组

上林寺事件亦可以算作晚清时期发生在长沙的一场有影响的

学生运动，参与者以秋闱考生为主体，特别以长沙三书院的学生

为多

织，以及地方官员的昏庸分不开的。对郭的出使之行，长沙士绅

目为耻辱，到处“传骂”，甚至表示“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亟往樾岑（候补道裴荫森）处，欲令

儒生的行动又主要是针对郭嵩焘与有关洋务事业，自然得到守旧

士绅的支持。事发之际，就连平素与郭嵩焘过从甚密的王闿运也

未能出面制止。据王闿运当天的日记称，他得知学生议毁上林寺

及郭嵩焘住宅的消息后，

。据郭嵩焘后来调查，在这次事件中鼓动

会同府县营兵严行禁止。至则邹叟（孔搢）在，力言必激变，事

不干己，遂不复言”

最力的就是曾以“天下第一伤心人”名义创作反洋教作品《辟邪

长沙仇夷排外的声势

纪实》的湘绅崔暕⑤，他“欲怙众人狂逞之力”，以进一步扩大

；另一名绅士黄乾也“奋身倡众”，“喜滋

①关于这一事件，《湘绮府君年谱》是这样记述的：“（光绪二年）八月，湖南

乡试时，郭侍郎筠仙出使英吉利，作《使西纪程》，颇言英法制修明，而非

中国所能及。时湖南风气闭塞，尤恶洋人，伪言上林寺居有洋人来乡传教，

乡试诸生恶之，约会玉泉山，议毁上林寺及郭氏室。”（王代功述《湘绮府君

年谱》，《史科丛刊》正编 号，第 页）此处有误，上林寺事件发生于

八月十八日，有湘抚王文韶的日记可以作证（《王文韶日记》上册，第

册，第

页），而郭嵩焘之《使西纪程》自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始作（《郭嵩焘日记》

页），故不相及也。第

②《郭嵩焘日记》光绪二年九月十二日，第

页。

页。

页，湖南人民出

③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三月初三日，第

④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八月十七日，第

⑤见《湖南省志》第

版社 年版。

册，第《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闰三月十八日，第

册，第 页。

册，第

册，第

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



），所以说王文韶有意鼓动学生滋事，

生事端” ；“水师营哨官魏国治（号云帆）鼓噪尤力”，“此外则

言”
。

巡防营哨官杨作霖（梅村）、卜者黄云甫，并多所附会，造作谣

；就连与郭嵩焘交谊二十余年的焦萼庄“亦相与喧噪”

可见，直接参与这一事件的长沙官绅并非个别人。

；“王夔石之酿祸

对于生员和部分官绅的滋事行为，郭嵩焘颇怨湘抚王文韶镇

压不力，他在日记中追述道，“王夔石以上林寺由我创修，闻其

毁，大喜，急据之以为士气，从而嘉奖之，又令首府出示揭寺僧

西枝之罪，驱逐拿办，为之扬其波，而于毁庙滋事乘机纵掠之士

民，一置不问，自是而民气之坏乃益不可支”

湖南，为罪甚巨，以致纵容一二滋事之秀才，加之存护，以取悦

必不容者矣”

宵小之口，窃取流俗无知之誉，而自矜其智能，殆亦天地鬼神所

。可见，郭嵩焘对王文韶没有严厉镇压滋事者一

直非常不满。但事发当天王文韶的日记则作如是记录：“地痞向

可恨！可恨！”

上林寺滋闹，派兵弹压始散，非访拿严办数人不足以儆刁风也，

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大喜”的味道。作为一名

地方官员至少不希望自己的辖境出现乱事（此事后来惊动了朝

廷，恭亲王奕? 亲自追查

实为郭嵩焘的自我揣度。但另一方面，王文韶面对长沙乃至湖南

强大的绅权势力与强悍刁顽的民风，又不敢过分严厉对待，亦属

实情。这从他在事件发生后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可以看出：“湘

中民情势悍，人心团结，充其百折不回之气，足以众志成城，不

《郭嵩焘日记》光绪六年三月廿四日，第 册，第

年版。

《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六月十二日，第

《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九月十二日，第

《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闰三月十八日，第

《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八月初九日，第

《王文韶日记》光绪二年八月十八日，上册，第

年版。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九月三十日，第

册，第

册，第

册，第

册，第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页。

页。

页。

页。

页，中华书局

页。册，第



。直到甲午战后长沙举办

且

号，第 页。

畏艰险。遇拂其情，则其变动亦竟不可思议。⋯⋯文韶惟有随机

也。”

化导，固不敢任其嚣张，致启衅端。亦不敢操切从事，转滋腾沸

说明王文韶是有所顾虑的。对王文韶的软弱态度，王闿

运亦觉不妥，他在日记中这样埋怨道：“王抚畏势而不敢言其非，

礼纪安在乎？此事王抚当捕乱民，筠仙（郭嵩焘）宜置不论。”②

王文韶的软弱与妥协亦是长沙官绅势力长期对抗的结果。自

湘军兴起之后，湖南绅权大张，使官绅在社会控制方面的矛盾和

冲突不断加大。而在这些对抗中，又多以官权的妥协与退让为结

局。例如，曾任湖南布政使的蜀人李榕就因不为湘绅所容，遭弹

劾而被革职；湘抚毛鸿宾曾“恶绅与官事，谋至去之”，后遭到

又礼加焉”

湘绅的联合反击，毛“乃大窘”，遂不得不“诣诸绅谢，任以事，

；王文韶出抚湖南后，虽心存“屈抑士绅”之意④，

０有孜孜” ，但终究不敢采取强硬的对策，在湘绅面前，

王文韶“遇有强狠负固者则惮之，人众则惮之，挟端求逞者则惮

之”。可见，官权试图屈抑绅权的结果却是官权自身受到“屈

抑”。这一局面在此后较长时间内一直未有大的改变。例如，湘

抚卞宝第对湘绅不得不“颇相款接”

。

各项新政时，“凡筹款公事，大率系地方官邀集正绅共同筹

议”

官权的旁落，使长沙乃至湖南的非官方势力和非官方意志得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三辑（二），第 页。

册，第 页。②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九月三十日，第

页，岳麓书社③朱克敬《儒林琐记、雨窗消意录》，第

④《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六月廿三日、七月初九日，第

年版。

册，第

页。

⑤《郭嵩焘日记》光绪七年二月十九日，第 册，第

《郭嵩焘日记》光绪五年六月廿三日，第

郭廷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册，第

册，第

页。

《史料丛刊》正编

张之洞《湘路商办窒碍难行应定为官督商办并举总理协理折》，《张文襄公全

集》卷

页。

页。



此话实际上只说对一半。何以见

到相对充分的展现，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保守绅民的声势。时人易

梯衢曾有如是评论：“楚人于洋务全无知晓 其原因在官者漫无

考究，不能剀切宣示，以至相与惘惘，捕风捉影，迷离惝况，猖

狂恣睢，无所辨知其得失。”

，即使是奏准设立的机器局亦差点毁于守旧

之？彼言楚人不知洋务的责任在官员之昏庸，官员昏庸可能不

假，但湘人“耻闻洋务”之风如此强盛，而且绅权强大，民风悍

顽，绅民甚至敢直标督抚之名，“指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衢，国典

王章，悍无所顾”

绅民之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官员想“宣示”洋务，又如何

着手呢？

长沙守旧绅民拒绝“开眼看世界”，顽固抵拒洋务的思想还

可以从他们对待郭嵩焘所著《使西纪程》及对待回国后的郭嵩焘

本人的态度上得到显现。

。根据这一旨意，郭嵩焘将自己在从香港至伦敦沿

郭嵩焘出使启程之际，经总理衙门奏请，清廷诏令出使大

臣，应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录，随时咨报，以便数

年之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即办理一切，似不至

漫无把握”

途二十多个城市的所见所闻进行了详实记录，并结集成《使西纪

程》一书（又名《英轺纪程》），向国人如实汇报了西方世界的文

明成果，意在开拓国人的视野，激发其开放自强精神。他的日记

经总理衙门刊发后，在京师和长沙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廷臣对其

中国臣事之”的罪名弹劾他

“极意夸饰”英国多有不满，甚至还有人以“有二心于英国，欲

。在长沙，绅民对《使西纪程》大

年版。馆

页，商务印书册，第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年六月十二日，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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